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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现代儿童诗中的“童心”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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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以“童心”概念的界定为研究起点，以中国各大杂家的童心观念引出相似文化脉络和历史背景的韩国在特定时期的文
化语境下“童心”所蕴含的意义，以韩国现代儿童诗人方正焕对童心的定义来接近现代“童心”的发展脉络。同时借助不
同时期儿童诗人的代表作，比较和整理了人道主义的童心和反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童心，使童心的实体在一定程度上变得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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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同时受儒家传统思想和西方现代文学的双重影响下的

韩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步也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和

文化脉络。儿童文学和童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

明确规定儿童文学的整体性并给出定义的同时，童心也占据

了重要的地位，为了真正查明儿童文学的整体性，必须先确

立“童心”的概念，儿童文学界人士对童心的关注表达和对

此的讨论，算是从儿童文学之初就开始了。

2 “童心”概念的启蒙

“童心”是界定儿童文学身份的核心概念。在漫长的时

光里，许多研究者将“童心”作为儿童的本质，通过童心来

定义儿童文学，辨析儿童文学的内容和含义。“童心”是什

么呢？在英文中，“童心”的单词“ ”

喻指像孩子般纯真、清白、良性、率真的心性 [1]。无论是过

去还是现在，大众普遍理解里的“童心”即为“儿童的心”，

这种观念是不约而同，不言自明的。 就这样，童心一直被

先验和意识形态认识。一旦成为先验的概念，人内心形成的

概念网络不容易瓦解。如果问什么是童心，无论是问的人还

是被问的人，心里都已经有了“童心”的概念。其中，对童

心概念的第一个误解是将童心视为幼稚的，低智力水平的，

是启蒙阶段儿童具备的心理水平。对童心的第二个误解是

将童心定位成所有人类所具有的天然，纯洁并懦弱的本性，

将其作为保护对象的观点。这种情况下的童心没有强加于现

实的意识形态、而保持人类的原始心性。 这种人文主义的

童心被认为应当理解所有社会事物，宽容博大的接受一切事

物。 因此，有其局限性，只突出儿童的纯洁性，而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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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因阶级矛盾和社会差异导致的各种矛盾和对立。

中国在历史长河中，老子将“婴儿”化为童心的结晶，

孟子将“赤子之心”归为童心的样式，禅宗的“禅心”也

复归于童心。童心主义从先秦以来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与精

华，为古代中国人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思想做出了贡献 [2]，

到了明代，被李贽发展成“童心说”。

《童心说》是 1592年李贽 66岁时写的一篇议论文。

以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末尾加上的感怀开始，论述

了“童心说”。这是一篇很短的文章，加上题目都只有 908

个字，其中“童心”字样出现了 23次。

童心，李贽认为就是真心，如果认为不该有童心，就

是以为不该有真心。所谓童心，其实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

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如果失掉童心，

便是失掉真心；失去真心，也就失去了做一个真实人的资格。

而人一旦不以真诚为本，就永远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完整

的人格。对李贽来说，童心不是真实的儿童心态，也不是意

味处于儿童阶段的心理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信念，

一种隐喻。他不是儿童文学家，也不担心儿童的生活 [3]。童

心只是童心，它是一把可以将人们盲目尊崇的朱理学一股脑

推掉的剃须刀。

韩国对于童心探究的萌芽要比我们国家晚一些。在

1876年，朝日《江华岛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侵入到朝

鲜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朝鲜人民走向了备受奴役的殖民

化道路，伴随的还有人民群众反封建反帝国的热情高涨。这

样一场启发人民思想的独立性、自主性的爱国运动也叫做开

化运动，从 1876年至 1910年，这一时期被称作为“开化期”。

1919年的韩国三一运动爆发之后儿童文学创作似雨后

春笋般新生发芽，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为方定煥。1921年

方正焕先生等创立天道教少年会，1923年创办了专门为儿

童开设的杂志《儿童》，形成了对“儿童”概念的重新界定，

也是儿童尊重意识的开端。沦落为日本殖民统治领域的韩国

历史中，并无“儿童”一词，如同中国五四运动之前，儿童

的身份未被确立，人们对儿童缺乏理解。在韩语语境中唯有

“年幼”一词，泛指愚蠢无知，智力不足，生长发育停滞的

殖民统治下的儿童形象。当时成人疏忽对儿童需要的照顾，

语言虐待，轻易发火，将儿童视为被支配的存在。就这样，

到了 20世纪初叶，以方正焕为首的儿童教育家对成人与儿

童分配—被分配，的从属关系模式的重新反思中找到了儿童

的意义，在儿童这个名字上萌生了新的概念。他们倡导将“儿

童”这一称呼与“老年人”和“年轻人”区分开，儿童的存

在就像树枝末端新长出的树枝一样，与根相连的“末梢”，

是宇宙形成力发芽的意思。特别在被日本侵略者强烈压迫的

时期，即使被广泛定义为脆弱无知的儿童依然存在，难道成

人们不应该给予更多的尊重与赞赏吗？于是近代韩国的儿

童学家根植于韩语语境下的“幼稚”“年纪小”为义的“小”，

赋予给儿童特有的称呼以召唤转变的关系模式并为韩国近

代初期儿童文化赋形。方定煥先生将儿童比做“有参与、善

良、美丽、创造力量的小上帝”。将他们的未成熟性称为“能

创造出巨大东西的力量”来确信儿童的创造能力是无穷无尽

的。方定煥先生的启蒙儿童观立足于两个起源。其中一个是

当时父母对子女封建自闭的教养态度。另一个是日本帝国主

义的干涉和妨碍。当务之急的问题是，打破形成封建结构的

儒教伦理家族关系，其具体表现是女性和儿童的解放。因此，

为了重新构造儿童的含义，他进行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运

动。杂志《儿童》的创立和天道教的平等意识一起，是凝结

于民族意识的少年运动的一环。基于这样的事实上，可以看

到方正焕启蒙的文化运动的一面，韩国的儿童不同于西欧和

日本发现的“纯真无邪的存在、人性的积极原型、天性的最

大持有者”的儿童形象，被发现为处于危机的民族启蒙对象，

既是“上帝”，也是“忍耐的天使”。

“儿童”的发现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采取的

一种战略。这样，以《儿童》这本杂志为契机，方正焕的这

一著名“童心论”得以诞生，在其后的儿童文学界引起了很

大的反响。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穷困和战争等煎熬

痛苦的情况下，主流思想表现出的童心的意义转向为更加社

会化、意识形态化、现实主义化。

3 韩国近代儿童文学中“童心”思想的构建

路径

韩国近代儿童文学是 1920年代通过杂志《儿童 》

（1923.3—1934.2）开辟形成的。《儿童 》作为专门

为儿童创办的杂志，拓宽了儿童文学的作家和读者层。随后，

《新少年》《星星国》（1926.6）等儿童杂志出版后，开启

了韩国的儿童文学之路。因此，韩国的近代初期儿童杂志的

研究可以说是掌握儿童文学的形成和童心研究的重要切入

点，通过刊登作家们的作品，探讨“童心”的构成方式。童

心从根本不是千篇一律，因此将所有儿童都有同样的童心的

观念是错误的。

1920年代韩国开始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个时期的诗

人们向我们展示了孩子们疲惫不堪的真实面貌，特别是在童

谣插图中，可以看到那些人们理想中的被渴望呵护的儿童形

象不同，诗人们用读者更容易产生共鸣的现实性语言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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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描绘出一个个“浪漫的儿童”“工作的少年”“殖民地

儿童”等的悲伤儿童形象。

方定焕强调童心是民族的未来，对童心的保护是以瓦

解封建主义的思想破坏和对日本侵略者的认识引发了民族

范围内的抵抗为基础形成的。在方定焕的《蟋蟀的声音》《衰

老的蜻蜓》等童诗中充斥着“下雪的冬天”“刺骨的寒风”

等象征着现实残酷的悲凉情景。这样元素的展开源于方定煥

对儿童特有的认识。他把所有的儿童视为美丽纯真懦弱的存

在 [4]。因此，对“不幸的朝鲜少年们”的惋惜之情同时也包

含在其中。在引用的同时，不仅让人认识“寒冷”的现实，

更让他们产生同情的悲悯情怀。作者比拟“下雪的冬天”和

“寒冷的风”作为儿童无法解决的状态。因此，急需建立能

够逃避残酷现实的乌托邦空间。这是实现他儿童文化运动的

核心。以此为基础，方定焕从事儿童文化运动和杂志的出版、

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创作以及童话表演等多种活动。这是为了

解放受封建主体和日本帝国主义镇压的儿童的意志，因此也

构成他的童心论。

他在儿童文学中，明确展开了对其文学主体之儿童的

怜悯慈悲之情怀。此时代下韩国的童心与西方天使般自然性

倾向的童心相比，更突出了时代的韵味——被抛弃在不幸现

实面前的懦弱的童心。

镶嵌在童年意蕴中的童心，作为童年的内在精神，支

配整个童年周转运作的核心，它必然不能脱离包括空间维度

以及时间维度的文化情景脉络。近代视野下韩国学者们所传

达出的“童心”这一语境也许并不是以儿童为对象的信息，

而代表着无论男女老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普罗大众的生

存现状。

4 童心和阶级话语的两个层次

与《儿童》同年出版的《新少年》在成立之初就针对

纯儿童文学，但在 1927后来的几年中，在卡夫（Kaf）①的

影响下，发展成提倡阶级主义儿童文学的先锋。因此，在这

个时候，儿童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是，在 1931年第

二次 Kaf（ ）转机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5]。儿童

文坛也从 1928年确立“《星星国》杂志定型后开始批评儿

童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儿童”，并活跃地出现了以“新少

年”“星星国”为主轴的阶级主义儿童文学。不难发现对当

时韩国“儿童”的偏见，民族阵营和阶级阵营之间意识形态

的差异将童心最大限度的削弱。

还有一个被韩国学者们热议的争论是近代儿童文坛形

成期讨论的“童心”是以殖民地朝鲜儿童为对象的“童心”，

还是为了解决对日本殖民的民族矛盾产生的抵抗性“童心”。

因为解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的民族矛盾的同时，还夹杂

着寻找“儿童”社会地位的问题。这里以方定焕先生 1929

年之后的诗为例，1929年开始发表的作品与之前的儿童诗

不同。在同时期的《小奴婢》中，他表现了当时的时代情况：

‘瑞士兵’和‘法国兵’穿着黑色的服装聚集在一起，/眼

前一片天 /杂乱无章”。这种社会混乱在诗作《我们家》里

具体表现为“我家是穷汉 /农民的家”。

前文所陈述方定焕初期倾向于儿童拥有的是脆弱的，

需要受人保护的童心。但是受当时卡夫的方向影响，观点也

从封建矛盾转向阶级矛盾中来。随之，童心也从消极的童

心转变为积极的主体。例如，在其诗作《我们家》里出现的

童心是具有积极性和阶级斗争倾向的主体。“我长大了 /成

为了大人 /重新盖房子的积极的儿童形象建立起来。这个童

诗中可见诗人把家庭贫穷的理由归咎于社会阶级斗争原因。

“整个夏天都在流汗 /锄草 /冬天没有大米 /挨饿的房子”

中可以看出，作者意识到贫穷的原因不是个人无能的结果，

而是社会结构上的矛盾。因此，方定焕的童心从“懦弱的怜

悯的童心”扩大到“阶级主义的童心”。阶级主义作家在文

学作品中显示出的阶级性是为了克服现实矛盾的意识形态，

童心的追求是对殖民地现实的克服和整合，以及蕴涵了实现

理想社会为依托的价值精神。也就是说，童心无论是阶级阵

营还是民族阵营，都是民族未来的精神依托。

为了战胜贫穷的现实，没有任何装置，只有“铁拳”和“红

血沸腾的心”，这种文学作品中儿童形象的积极性是对资产

阶级的敌意。

5 相互构成的对话和沟通的童心

1920年中期，在三一运动的挫折中，少年运动正在展开。

在这样的时期，社会承认儿童并在文学上以童心为主体。在

同一时期，韩国儿童文学家们比起对现实启蒙主义或者阶级

主义的关心，对美和艺术性的关心呼声更高，所塑造的儿童

形象也是更明朗开阔的。下面是摘录《儿童》杂志中的《金

达莱》一诗。

金达莱

申告颂

山坡的向阳地 /春天来了 /金达莱花 /开花。

樵夫午饭也在 /向阳 /金达莱香的下面 /开放。

春天来了，山坡上有“金达莱花开了”的抒情情景下，

可以看到连接了“向阳、春天、金达莱花”的明朗情绪。这

种明朗的形象与“樵夫”辛苦劳动的形象形成对比。春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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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地里，金达莱香（自然）和融为一体的樵夫，谁不压迫

或强制谁。另外，在这首诗里也不会暴露艰难的现实，引起

敌对性的愤怒或怜悯之情。只是通过抒情来畅想实现一致幸

福的生活。

这里诗人所指的童心不是通过理性，而是通过情感而

获得。这种世界认识将自然纯真视为童心。这与方正焕形成

的同情的童心区分，也分为想要摆脱“善良”和“怜悯”的

童心。逐渐地，在韩国现代儿童诗人的对于童心的逐渐构造

过程中也发现了儿童的伟大之处，1930年后期，韩国的儿

童诗人们削弱了自身对儿童的意志和先验，相互构成对话和

沟通关系中对童心的认识正在形成 [6]。因此，诗人的声音不

是被同化，而是承认大人和儿童的差异，形成了儿童成为主

体的童心。

6 结语

主要以韩国 1923—1930年前后的历史经历为背景，初

步观察了韩国童心的构成历程。通过方正焕等诗人们的儿童

诗，比较和整理了人道主义的童心和反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童

心，使童心的实体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清晰。

注释

① KAPFKAPF 这 个 名 字 是“

Fedeatio”的缩写是世界语的名字。世界语是为了克服 19世

纪末在一个国家里生活着各种民族的内讧，由霍夫博士设计

的语言。认为沟通困难就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的霍夫创造

了世界共同语言，那就是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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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音乐形象塑造的影响

扬琴音乐中表现的形象一般可以分为作者自身形象的

塑造和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作者自身形象的塑造方面，

往往没有具体的清洁，只是通过音乐，运用不同的演奏技法

体现作者心理和情绪的变化；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则通过

在演奏过程中描绘不同的场景、人物性格来实现，如乐曲《昭

君怨》中，运用了滑抹音、颤音、顿音、大量装饰音等演奏

技法，乐曲的旋律充满了一丝寂寞和幽怨，刻画了王昭君远

嫁“和番”，为民族团结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形象。

5.3 对扬琴音乐风格的影响

音乐风格指的是音乐艺术的创作和表演过程中体现出

来的独特的格调和韵味，对于扬琴的演奏来说，通过不同的

演奏技法可以展现出不同的演奏风格，而这也正是区分不同

演奏流派的重要标志。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扬琴的艺术的发

展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而如何区分不同地方的民族风格，

就需要依靠扬琴的音乐风格。所以，教学改革中体现的对

扬琴演奏技术的创新技法，有利于促进杨琴演奏流派的丰

富性，有利于发挥扬琴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独特音乐

魅力。

6 结语

在当前的扬琴教学中还存在着如忽略学生主体地位、

缺乏足够的实践以及扬琴教师综合水平不高等问题，因此需

要针对扬琴教学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学生更好的掌握扬琴演

奏的技法，对扬琴艺术有更加系统结构和全面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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